
生命

就是

奉献
—

痛悼泥沙专家钱宁同志

. 钱正英

19
8 6 年 12 月 6 日 晨

,

钱宁 同 志的心脏停止

了跳动
。

1 1 月 1 4 日
,

的病危通知书
,

我接到北京 医 院关于钱宁 同志

当 天赶到了医院
。

J

倩说
,

钱宁 同志最近发生大 出血
,

大 夫介绍病

还不能断定

出血是 哪个部位
,

因 为 他的癌症 已扩展到全 身
。

经过抢救
,

虽然暂 时止血
,

但他 的体 力 已极度

衰竭
,

随时有突变的可能
。

我告诉大夫
,

我 18

日 将 出 国访问
,

12 月 6 日 才
一

能 回 来
,

不知 回 来

后能 否 见到他
。

大 夫摇摇头说
,

恐怕不行 了
。

他拿 出 钱宁 同志最近的肺部透视 片
, “ 你看

,

两

肺 已布满肿瘤
,

真不能想象这个 时期他是如何

坚持的
。 ’ ,

怀着极 其悲痛的心情
,

我进入病房
。

这是最后 的诀 别
,

我 向钱宁 同 志说些什么呢 ?

七年来
,

在他与癌症的斗 争 中
,

我们都深知他

的特点
,

探病时决不谈病
,

只谈工作
,

而且主

要谈今后 的工作
,

只 有这才能鼓舞他 与疾病斗

争
,

坚持生存
。

他把个人 的 一 切交托给组织
,

从不提 个人 的 问 题或要求
,

他 自 己所考虑的只

是 奉献
。

因此
,

我坐在他的病床前
,

告诉他 我

出访 的 日程
,

并告 诉他
,

许 多 同志都到 清 华 大

学去看 了他所指导 的长江三峡水 库泥沙试验模

型
。

讨论 中有不少 同志倾 向 清 华建 议 的 三峡设

计 蓄水位
。

三峡泥沙专 家组已定 于 12 月 上 句在

北京开会
,

三峡论 云正 的 各专 家组定 于 1 2 月 「旬

进行集体汇报
。

我还 告 诉他
,

已决 定将他过 去

I 2

分散发表 的论文编汇 成集出版
。

他仰靠在床
_

L
,

静静地听着
,

不时 用手拭 去流 出 的 眼泪
,

没有

说话
,

但整个面部清楚地 表达 了他的心情
:

他

为不能继续参加这些工作 而深深地遗憾
。

我们

默默 相对 了 十 J L分钟
,

我望着他那包含着 千
一

言

万语的无 言的 眼神
,

实在难于控制 自 己发 出悲

声
。

我站 了起来
,

紧紧 地握着他 的 千 说
:

我 12

月 6 日 回来
。

他 的眼 中 闪 现了 一下光亮
,

他认

为我相信他是能坚持到 我 回 来的
。

n 月 17 日
,

在我离京 的前 夕
,

我 再次 去 医院 了解他的病情
,

我实在没有勇 气再进 他的病房
,

只是在房 门 外

向他的夫 人 间候
,

默默地为 他祝 福
。

他确 实 以

非 凡 的毅力
,

坚 持呼吸到 6 日清晨
。

可是我 却

因转机延 误和时 差
,

直 到北京时间 7 日 晨 才 回

来
,

未能与他再见一 面
。

今 天
,

当 我站在钱宁 同志的 遗体 前
,

向他

最后告别时
,

我仿佛看到
,

这颗纯真的科学 家

的心脏还 在祖 国 的土地上跳 动
,

他的 呼吸还 在

随着祖国 的 亨L河起伏
。

用 什么 来概括 这位科学

家的 一生 ?透过我 自 己和其他许 多 同志的泪 花
,

映现六个 大字
:

生 命 就是奉献
。

我开始知道钱宁 同 志是在 1 , 筋年
。

当 时
,

.

一批 留 美 学 者冲 破重 重 阳
.

力
,

回 国参加 子L 会 主

义建设
,

其 中有儿位是 水利 科学 家
。

当 谈 到 钱

宁 同志的情况时
,

有 关 部门 向我们 介 绍
,

他 l ” 2 2

年 出生 l
几

浙江杭 州
,

I ” 4 3 年毕业 于 中 央大学 土



木 系
,

1 , 斤 丁} 去 关 囚进 修
,

曰 1H 年在衣 阿 华 人

学 获 倾 {
_ 产

丫下忆
,

即 引 年在 加 州 州 屯 人
’

字 获 博 {

学 位 f也的 今J’
一

归 ,

趁小爱 因斯坦
,

是 脚
_

界 闻 名 的

泥 沙运 动 力 竿
:
尹n 论 丁本 系 的创 建 人 他学 习 的志

向 是治理我 国 的 黄 河
`

这 条 个 世 界泥 沙 最 多 的

公
.
1流

,

也 是 中 国 的忧 患
。

因 此
,

虽 然他 已 发 表

过 十 多篇 专 业 沦 义
,

在 美 国 已 成 为知 名 学 者
,

他 的 父 亲钱 天 鹤 长期 任 国民 党政府 农 业 部的 次

长 ( 相 当 于 瑟lJ部 长 )
,

当 时下乃在 台 湾 任农 业 复 兴

委 员会 副 仁任
,

他仍毅 然 回 到 祖国
。

他 的 事 业

精神给我 们 留 下 了 印 象
,

他被 分 配 到 中 国 科学

院 水 工 研 究室 ( 后 台 井为北 京 水 利 水 电科 学研

究 院 ) 任 研究 员
-

不 久
.

我在 郑 州 黄河 水 利 委 员 会第一 次 见

到这 位科学 家
_

当 时 正 f百隆 冬
,

他 穿 着 一 件蓝

石
J
乡戈领 的棉 知 人 衣

,

{月lJ从 黄 河 下游考察 回 来

他的 朴 索衣 着和 朴 素 淡 川几 ,

使 人 一 点 也想 不到

足位
“
洋 博 十

” 。

黄 委 会的 同志 一致称赞他
,

说

他的 工 作 职务 虽 在 J七京
,

并 有很 高的 理 沦 水平
,

但 他 非常 币 视 实际
,

回 国 不 久 已跑遍 大 河 上 卜
,

全 力 指 导 黄 补lj 的泥 沙研究工 作
,

他使理论 与 实

际密 切结 合
,

同 时指 导北 京 和翻3州 两 个研究所

的 1
_

作
,

并写 成 《 黄 河 下
一

游 河 床 演 变 》 一 书
,

阐述 黄河 下游 河道演 变 的 规律
,

为 I访洪 和 河道

整治提供 了 重 要依 据
-

一

l
一

年动 乱 中
,

他 受 到 i小陷迫 害 并被 下放到

山 西 省 的忻 县地区
、

他仍 以对 人 民 的 赤 诚指 导

当地 的
,

1
,

小 型水 利 建 没
,

受 到干 部群众 的 好评
。

7() 年 代 初
,

在周 总理 的关怀 下
,

调 回北京
,

任 清 华 大 学教授
,

并继续指导 黄 河工作
。

川 7 吕

年
,

在邓 小 平 同 志 的 亲 自过 问 下
,

为 钱宁 同志

等 从 美国 回 来 的学 者 彻底平 反
;

这使他 更加 看

到 祖国 的 光明 前途 这 个 时期
,

他主 持研究 的

介集 中治理 黄 河 中 游粗沙 来源 区
” ,

是治理黄 河

泥 沙 的
一

个重 大突 破
。 1 , 翔 年

,

正 当 他满怀信

心
,

参加郑州 的黄 扣I 中 下游 治理规划 学 术 讨论

俗返 京
,

却得 到他 已 患肾癌 的确 诊
。

刚跨 出 文

革浩 劫
.

却 面临 着 这 样的 不治 之 症
,

这对他 是

多么大的打击 ! 在 邓小平 同 志 的直接 关怀 下
,

臀都医 院和肿 瘤医院 在吴 阶 平 教授指 导 下
,

对

他进 行 J 札喻心 的 J 术 利 ] 术 )
,
了汀 f 力

一

他 就 在 这 样

的 条 侣
一

l
一 ,

以 具 余
产
t 又寸川 囚 断主幼二作 出 个献

在 手 术 前后
,

于忆去 他 家探 视 “
·

士
,

讨 沦 的 1

题 足 黄 河 治川
!

他侃侃 l(lJ 淡
,

摆出 各 种数 据
,

ill l)J J 黄 扣 J 下而 扣 J j亘 淤 积 八勺挤
r

纤
,

来 自 中 游 地 卜
_

的

料1之少
」

在 关 洲 中 动了 1(j 力
、

}之 方 公里 的 黄 卜 高 U认
,

1冬
L

l呵 1
一

l 一) 少J 件
吮

j J
一

公 耳哎的 料l 之少 l、
,

他建 议 及 打l又下L

粗沙 区 的治理 J
_

作
〔

我 们 考虑 f 他 的建 议
,

确

定 了 黄 河 中游 水 1
_

保 持 的 丁 个 试 点区
几

曰 7 了年

延 安地区 火水
,

曾 冲毁 r 许 多水保 l 程
,

以 后

有 的 同志对修 建淤 地坝 发生 怀疑
,

我 带 着这 个

问题 去他 家 i ltj 教
。
当时他 虽已 身 患绝症

,

小能

去现场考 察
,

了曰他通过他 的 学 生和 同 事
,

搜 集

到 全 面 的实地资料
.

他 向 我解释
,

虽 然 一些淤

地坝 被 冲毁
,

f ll 绝 大 多 数 只 是在 坝 卜冲 J’ 一 个

缺 口
,

并没 有将拦 蓄的 泥 沙 和淤 成 的 l
_

地个 部

冲 走 他 的论据进
一

步 坚 定 了 我 们搞 好水
: l 几保

持的决 心 和 信 心
〔

近年 来
,

黄 河 的治 理 取 得 屯

大进 展
.

这 甩凝聚 着钱
’

j
r

同 志 的 心 111 1 。

手 术 以 后
,

他知道 他 的 争卒 拍 已 属 中 期
,

完

全治愈 希 望 不 人
。

他 介
几

关 国 的 弟 弟建 议接 他 去

美 国治疗 休 养
。

他谢 绝 了这 个邀 i青
,

选择
一

r 自

己 人 件几的 最后 日 标
:

申 请 加 入 中 国 共 产党 川 川

年
,

他被 光荣 批准 入党
、

为 J一这件 人事
,

他 以
一

句 话 向我 表 明 了 观点
: ` ·

我 不同 意 社会 卜有些

人 的观 点
,

我 确 信 马 列土 义是 科学 的真理
。 ”

考虑到 余 「1不 多
,

他 定 了
一

个 有 限时 间 的

计 划
,

决 定抓 紧 完成他 的 重要理论成 果一

一 《 泥

沙运 动 力 学 》 。

每 次去 他 家探视
.

他 都在奋 力 写

作
.

直 到 脱稿 付印
.

他 才 松 了 一 口 气
。 、

1 9 8 3 年
,

他的这 本 六百 五
_

{ 六 页共 九十 七 万 余字 的 巨 著

印 成 出 版
,

他 亲 自 送 r 我
一

本
,

作 为 这 一阶段

的 工作 汇报
。

这 部 著作 获 1 ” 8 3 年 全 国 图 } 5 一等

奖
,

并正 由 美 国的 著 名 学 者组织翻 译
。

似 是 在

这 个时 期
,

他 的癌症 已转 移 到肺部
,

先后 仕进

肿 净南 医院 和北京 医 院
,

接受放 射和 化 学治疗
,

这 使他 加 重 r 精神 压力
,

并 要忍受治石
“

所 弓 l起

的体 力 消耗 和 苦痛
、。

在这种情况 下
,

他定 下加

紧完 成他 的第 几部 著作 《 河 床演变学 》 的 训 划
L

大夫 们 为 J’ 尽量保持他 的体 力
.

起初 反 对他 在

/ 了



病房工作
,

但 当他们 了解到
,

对于他
,

没有 1 二

作就没有生存价值
,

他们只 得同 意 了
。

为 了 赶

时间
,

第 二二部著作 的相 当一部分
,

是 由 他 口述

录音
,

请 别的 同志抄录整理 的
。

据有 关 同志 反

映
,

他的 口述稿几乎不需修改
。

以上 两部 著作是

他对水利 科学的重大奉献
。

他以 毕生精力继 承

和发展 了小爱 因斯坦泥沙运动 力学理论体 系
,

总结 了近年来 国 内外 的研究成果
,

倡导 了 高含

沙 水 流运动机理 的研究
,

为我国开拓 了河 流动

力学 和地貌学结合研究河床演变 的规律
。

钱宁

同志是国 际 公认的 我国在泥沙研究 中 的代表
,

在他的倡导下
,

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 1 9 8 4 年在我

国成立 国际泥沙培训 中心
。 1 9 8 6 年在美国 召开

第三届国 际河流泥沙会议时
,

钱宁 同 志因 病不

能前 去参加
,

会议发给他的慰问 电称他为
“
这

个有价值的系列会议的真正创始人 ” 。

虽然大夫们尽 了最大可能
,

但是现代科学

还不能攻克这 个不治之症
,

放射 和化学治疗对

他 的效果不大
。

为 了尽量保持体力
,

决定 再次

回家休 养
。

他体 内的顽症在继续缓慢发展
,

而

他的工作 则更 自觉地加速进行
。 1 9 8 4 年 9 月

,

当他的第二部著作交稿付印后
,

他对 我说
,

两

部著作都已写 成
,

现 在再干什么 呢 ? 他感到空空

晃 晃
,

似乎失 去 了 生存的 目 标
。

面对 着他 日 益

衰弱的 身体
,

我能作什么建议呢 ? 我 把这个 问

题留给他 自 己考虑
。

不 久
,

他的夫人转告我
,

钱宁 同志又找到

了新 的 目标
,

就是长江三峡的泥沙问 题
,

同时

还想组织编写有关高含沙量 的 第三部著作
。

在

长江三峡枢纽 的可行性研究 中
,

泥沙是一 个极

为重要的技术问 题
,

许多水利科研机构包括清

华 大学水利 系 都分担 了试验研究工作
。

他正是

从清华水利 系 的同 志们处得知这 个任务的
、 ,

他又

孜孜不倦地开始 了工作
,

甚至扶 病去武 汉参加

会议
。

那 个时候
,

他的肺部 己有多处肿瘤
,

稍

一行动就气喘
。

他 的宿舍在早楼
,

泥 沙试验厅

离他的住处还 有一段路
。

但是
,

每 当清华水利

系 的泥沙模型试验做 到一定阶段
,

我们一些有

关同 志前往观 看成果时
,

他仍坚持 亲 自 到试验

厅征求意见
。

在这个 时期
,

他仍继续指导黄河

的泥沙研究
。

我 曾 寄送 一些资 料给他
,

征求他

的 意 见
,

他都认真及时地作 了 书面答 复
。

但是
,

从那颤抖的字迹 中 可 以想到
,

他是花 了 多么 艰

苦 的劳动
。

19 洲 年 ] 月
,

他的 病情继续恶化
,

藻症 已

佼蚀到肠部
,

大便 大量 出 血
〕

在 李鹏 同志 主 持

-l’
,

决定 在北京 医 院作 紧急手术
。

这 是他 最 后

一次住 院
,

大 夫向 我 们 说明
,

手术只 能竹 时缓

解病情
,

他 的生命 已 不能维持多 久 J ’ 。 7 月 的

一 天
,

我 刚从外地 出 差 回 来
,

他的好 友玛寅 同

志告我
,

他去 看 了钱宁 同志
,

病情很不好
, ,

大

便再 次大量 出 血
,

很 可能 出 突 然变化
。

钱宁 同

志 的 夫人 要他 转告我
,

钱宁 希望 见我
,

似 乎 有

事要谈
。

第 二天
,

我赶到 医院
,

怀 着沉 币 的心

情
,

准 备钱宁 同志托付 后事
。

进入病房 后
,

肴

他还坚持 坐在沙发 上
,

我稍 感宽松
。

但他的神

情很严肃
,

他 的夫 人 也随 即离 房
,

使我又 感 到

紧 张
。

接 着
,

他拿 出 一些报刊
,

指给我看 有 关

三峡 的一些文 章
。

他认 为
,

作 者 的 愿望 是好的
,

但不完全 了解情祝
,

这样不能使讨论 引 向深入
。

他认 为应由有 关专家 负责说明 一些情况
,

他就

四 个问 题 系统陈述 了 自 己 的观点
,

并告我准备

写成 文件
。

从他陈述 的 系统性逻辑性
,

可 以 看

出他为这 次谈 话作 了 充 分 的学术准 备
。

啊
,

这

就是他的后事 ! 离开病房后
,

我热泪 盈趾; 。

与

这样 一位 以生命 为科学奋斗 的 同志相 比
,

我们

这些健康 的生 者还有什么 困难值得一提 ? !

在这之后
,

钱宁 同 志的体力 已 十分 衰 弱
,

行动 比较不方便 了
。

他 的第三部著作
,

由于实

验没有完成
,

不能进行 下去
,

他还想等 出 院后

再完成
,

事实 上 已不能如愿 了
。

这个期 间
,

万

里
、

程子华等 同志 曾去探视他
,

继续就黄河
、

长 江的治理征求他的 意 见
。

李锡铭同 志也 去氏

院看他
,

代表北京市委表 彰他为优秀党 员
。

他

还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 的
“
五 一

”
劳动奖章

。

这就 是钱 宁 同 志
。

他生前要 言 不烦
,

只根

据事实
、

试验和科 学推理作出 自 己 的结论
.

从

不讲空话套话
。

在这期间
,

他的 亲人 一直 希 望

他对个人后事 和 家 庭有所嘱咐
,

但是他的心思

一直 专注 在工作 上
,

直 至临终没有 一 句活 留 下
。



钱
宁 同志的逝世

,

是我 闰科

技界
、

教 育 界和国际河流

泥沙 界的 一 大损失
。

钱 宁 同 志 是 美 国泥 沙 专 家

日
.

八
.

爱 因斯坦最 得意的 研究

生
。

但 他 从不 向人说起和导师 的

关 系
,

正 如 爱因 斯坦 从不 向人夸

耀他和 老 爱 因斯坦 的关 系那样
。

在清华跟他工作的 几个年轻同 志
,

过去对泥 沙 儿乎没有接触过
,

但

钱宁 同志不止 一 次对我夸他们工

作勤 奋
,

善于动 脑筋
,

很有成绩
。

他看 一个 人 的聪明 才 智的标准
,

是值得我们学 习 的
。

我认识钱宁 同志是在 )IF 5 5 年

他回 闰时
。

虽然因 为工作单位不

同 很 少往来
,

但我对他的学术研

究成就趁很钦佩 的
。

我有时去 向

他请教问 题
,

他无论熟悉 与否
,

总是热情 帮助
,

有时还建议我去

找某 人
,

认为 某 人 比他内行
。

他

诚恳
、

坦 率
,

既不隐瞒 自 己的 观

点
,

也不轻 易提 意见
。

大约在 “ 文

革
’ 夕

末期
,

一位英国 流体力学理

论 权威来 清华参观
,

特地到水力

学实验室找钱宁 同志交谈
,

说他

不想 再搞 紊 流 理 沦 了
.

也想研究

泥 沙
。

钱
`

i
:

同志不 赞成他的想法
,

说 恭 本理论研究无 沦 如 何 困难
,

总 是 要有 人 去搞的 希 甲他能 在

百 尺竿 头 更进 一步
。

他 的诚恳 劝

告
,

感动 厂这 位驰 名 世 界 的学 者
。

“ 文革 ” 初 期
,

他被 卜放 到

111 西忻 县 专区做 一般工作
。

这 显

然是不合适 的
。

虽然工作并不轻

松
,

但他还是挤出些时 间对 当地

的一些泥沙 问 题进行试验研究
,

井取得 了有益的成 果
。

这 一情况
,

地区 以外 的人是不知道的
。

经清

华 大学向 山西省 当局交涉
,

钱宁

同志终于在 1 9 7 2年调到学校工作
。

他本 可以 在北京 休 养 一下
,

但他

却很快就 到三门峡现场去 主持研

究工作
。

做 出 了优异成绩
。 1 9 7 ,

年
,

他得了癌症
,

一方面与疾病

做斗 争
,

同时还 在繁忙工作 中挤

时间 写 出 了 《泥沙运动 力学 》 ( 与万

兆惠合著
,

已 出版 ) 和 《 河床演

变学 》 ( 与张仁
、

周 志德合著
,

年

内 出版 )
。

还两本 巨著
,

是有助于

我国 水利 建设 的好书
,

必将受 到

广 大泥沙研究工作者的欢迎
。

.华学清大授教张任

忆钱宁志同二三事
`ō ,

一

在我 的案 前
,

摆 着钱宁 同志夫 妇共 同签 名

送我 的一张照 片
。

这 是他的病情 已濒临绝境
,

后 一次进北京 医 院行手术前
,

与他夫 人去颐

园 的合影
。

一对夫妇坐在长椅 上
,

笑得多 么

朗 ! 人们会 以为他们在享受 着生的欢乐
,

决

会想到他们正在迎接死的挑战
。

至今
,

他好象

在微笑着对我们说
: “ 奋斗吧

,

用你 的生命 ! ”

一九八六年十二 月 十 二 日

产枷ó
`

产产已

钱宁同志与夫人龚维瑞 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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